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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根据广东省2010-2017年16个制造行业的面板数据，本文分析了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对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主要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和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两个渠道实现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升级。行业异质性研究显示，制造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但由于核心技术缺失，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促进效果不明显。因此，应持续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发展，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不同类型制造业要因地制宜制定数字化发展措施；完善信贷、财税、数字知识产权和网络信息安全保护、数字化人才培养等相关政策制度，加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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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manufacturing digitaliz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its global value chain po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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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moving towards the middle and high-end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16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7,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manufacturing digitization on the upgrading of its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digit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position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s upgraded mainly through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improving the productivity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The research on industry heterogeneity shows that the digit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can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upgrading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tatus of labor-intensive and capital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but the promotion effect on technology intensiv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not obvious due to the lack of core techn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continue to promote the digital development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mote its position of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infrastructure and consolidate the foundation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Different typ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ies such as labor-intensive, capital intensive and technology intensive should formulate digital development measures according to local conditions; We will improve policies and systems related to credit, finance and taxation, digital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network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tection, and digital talent training, and increase support for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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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给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提供了契机。我国《“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提出，大力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将重构世界制造企业的劳动分工和价值体系，是制造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和契机，也是促进制造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数字化技术向制造业渗透，为企业挖掘全新价值增长点提供了重要驱动力(裴长洪等[1]，2018；荆文君、孙宝文[2]，2019)，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广东作为我国制造业大省和世界重要制造业基地，要顺应全球产业数字化转型趋势，通过数字经济赋能而实现其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进而实现其转型升级和竞争力提升。
1 文献综述
Tapscott于1996年提出“数字经济”一词，认为数字经济是一个广泛应用ICT技术的经济系统，主要包括基础数字设施、电子商务及运用ICT技术进行线上交易三部分[3]。王国成（2021）认为，数字化就是信息技术的升级换代，数字化使信息可在各实体之间有效快速流通，用户个性化需求也得以实现[4]。企业数字化转型既是数字技术与生产过程深度融合发展的微观转变，也是企业从传统生产方式向数字化生产转型的创新标志[5]。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将数字化转型定义为企业与数字技术的全面融合，即利用5G、互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促进企业由内到外各个层面的数字化，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的过程。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就是制造企业将多种数字技术与各项业务流程进行深度融合，对制造业原有的组织结构及管理、决策、创新、经营等模式进行全方位变革，推动制造业从原有垂直化产业结构向扁平化产业结构转变，充分发挥数据要素创造价值的能力，力求制造业转型与升级[6]。蒋景媛（2012）认为制造业数字化简化生产加工流程，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改变企业过去生产过程中人机分工局面，企业员工将更加注重企业的技术创新和方案设计[7]。
裘莹等（2019）认为数字经济的网络衔接、调整供应链生态结构、降低成本和价值创造四大效应，能重塑企业攀登全球价值链中高端驱动力，并通过发挥网络效应帮助企业在全球价值链治理中获得话语权[8]。李春发等（2020）从产业链视角阐述了数字化在延伸拓宽产业链分工边界、倒逼需求、降低企业交易成本、提高企业价值增值能力等方面的影响机理[9]。陈剑等（2020）分析了数字化对企业的运营效率赋能[10]。刘亮等( 2020) 从地区智能化基础、智能化技术、智能化结果三个层面构建地区智能化评价指标体系，用熵值法实证测算我国各省市智能化水平，验证了智能化正向影响全球价值链攀升[11]。吕越等（2020）以机器人密度（每百万小时工作的机器人数量）的对数来衡量人工智能水平，表明大力发展人工智能有助于中国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12]。张艳萍等（2022）以我国投入产出表中数字技术相关部门对各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增加值投入总和来衡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也得出制造业数字化可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结论，且发现制造业数字化对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广度和高度均有明显促进作用[13]。
综上可知，随着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的相关研究近年才开始出现。制造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及影响机理是什么，需要更多的理论与实证研究来探讨和验证。
2 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设
首先，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有助于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正处于供大于求的尴尬境遇。从供给角度来看，国内缺乏出口必需的原材料、新兴技术等上游投入品，只能依赖国外进口，并且囿于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国内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只能拷贝国外技术或以代工的方式进行生产；从需求角度来看，出口产品通常难以契合国内低层次市场需求，国内制造业也就难以发挥产业联动效应，从而被迫锁定在GVC低端环节[14]。数字经济以其网络平台化、高渗透性、可持续性强、技术创新水平高等特征，通过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两种方式催动新兴产业形成以及促进传统产业成功转型升级，进而优化产业结构[15]。以云计算、5G等为代表的新技术、新服务和新产品，加快了传统制造业迈向中高端制造业的步伐，有助于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制造业GVC升级[16]。
其次，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提高生产效率，进而有助于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Jorgenson et al. ( 2008)研究发现，信息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的使用对提高国内生产率水平、经济复苏具有重要促进作用[17]。施炳展( 2016) 也发现数字技术的应用能降低信息交流成本，优化配置企业内外资源，从而实现企业生产效率提升[18]。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生产流程智能化、自动化，重塑生产组织模式，有效优化业务流程，极大提高了要素配置效率和生产效率[19]。另外，数字经济以其所独有的流动性和高渗透性有效缓解信息不对称难题，通过搭建数字化平台整合企业生产经营所需资源，增强与消费者互动，有效改善制造业生产率而加速其转型升级。
为验证以上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理论机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其它条件不变情况下，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假设2：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
假设3：制造业数字化通过提高生产率来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
3 计量模型构建、指标和数据说明
3.1 模型构建
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如何影响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可以构建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被解释变量为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计量模型。另外，适当加入了一些控制变量，以保证模型的稳健性。由于广东省制造业各细分行业的发展水平不同，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为基准计量方法，构建基准计量模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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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式（1）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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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制造业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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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年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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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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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业数字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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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其它控制变量，具体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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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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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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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业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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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研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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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常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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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参数，若该系数为正，表示制造业数字化有利于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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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各控制变量的估计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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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固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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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随机误差项。
验证假设2和假设3，采用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生产率为中介变量，构建中介效应模型，以检验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可能作用途径。完整的中介效应模型由以下方程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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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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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中介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image: image20.wmf]it

upg

）、制造业生产率（
[image: image21.wmf]it

pro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方法，第一步对式（2）进行回归，检验制造业数字化的系数是否显著为正，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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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为正，意味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有助于制造业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第二步对式（3）进行估计，考察制造业数字化与中介变量之间的关系，预期制造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生产率两个中介变量的影响系数显著为正。第三步对式（4）进行估计，验证两种中介效应时，若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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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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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值
[image: image25.wmf]1

b

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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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制造业生产率存在部分性质的中介效应。
3.2 指标选取与测度
3.2.1被解释变量：制造业细分行业全球价值链地位（
[image: image27.wmf]gvc

）
关于全球价值链地位测度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从出口产品价格、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垂直专业化程度、基于贸易附加值计算得到的全球价值链参与指数和地位指数、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等角度来度量。鉴于这些方法都是从单一角度测度全球价值链地位而有所不足，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双重视角测算全球价值链地位。例如，苏庆义（2016）同时考虑出口产品的技术属性和增加值属性，以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二者乘积的双重视角测算我国的国际分工地位[20]。张会清等（2017）和耿晔强等（2017）认为，采用这两种方法构成的新指标更能准确体现一国在国际分工利益格局中的全球价值链地位[21] [22]。因此，本文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用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二者乘积来表示。广东省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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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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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制造业细分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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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制造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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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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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var

为制造行业
[image: image33.wmf]i

的出口国内增加值率。
其中，出口技术复杂度由Hausmann等（2007）提出，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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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6）和式（7）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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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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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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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的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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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总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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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人均GDP。
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计算需用到垂直专业化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出口国内附加值率与垂直专业化率之和为1[23]。其中，垂直专业化指数由Hummels等（2001）提出，其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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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8）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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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垂直专业化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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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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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地区总出口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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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行业总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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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口中间投入品。由于投入产出表中难以区分进口品哪些用于中间投入，哪些用于最终消费，因此借鉴姚洋等（2008）做法，将各行业进口额全部作为进口中间投入品。于是，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计算公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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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解释变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
[image: image55.wmf]dig

）
关于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测度方法，目前没有权威认识，主要有三类。一是指数法，即建立多维度指标体系，采用CRITIC-熵值法与TOPSIS相结合的评价方法[24]、专家评分法等构建数字化转型指数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二是从数字化投入角度来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即将投入产出表中信息通讯产业对制造业各部门的增加值或中间投入量作为衡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的指标，如何文彬（2020）和张艳萍等（2022）以投入产出表中信息通讯和信息服务部门对制造业的中间投入来衡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25] [13]；王晓岗（2020）以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中来源于ICT产业部分的占比来表征制造业数字化程度[26]；党琳等（2021）利用投入产出数据，计算制造业行业在计算机、电子产品和光学产品制造、通讯、IT与其他信息服务业三个行业的中间投入之和占其总中间投入的比重，作为行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的投入程度[27]。三是文本分析法[28]，即根据上市制造企业年报信息，从年报中提取与数字化有关关键词并统计其词频，关键词出现频率越高，说明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越高。该方法可以从微观层面测得制造企业数字化水平，但以数字化相关关键词词频衡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有些片面，数字化相关词频可能更多反映的是制造企业高层管理者对数字化的关注程度。
考虑数据可获得性高和方法合理性，采用第二类方法测度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即选择投入产出表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各个制造业部门的中间投入量表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数字化投入多，说明制造业数字化水平高。由于投入产出表只在特定年份更新，选取广东省2010年、2012年、2015年、2017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数据计算广东制造业数字化水平。缺失年份数据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和张琳等用相邻年份数据代替缺失数据的方法予以补全。参考张艳萍等研究，各制造行业按要素密集类型分类，分类结果如表1所示。
表1 制造业细分行业要素密集程度分类
	序号
	制造行业名称
	行业类型
	序号
	制造行业名称
	行业类型

	M1
	食品和烟草
	劳动密集型
	M9
	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品
	资本密集型

	M2
	纺织品
	劳动密集型
	M10
	金属制品
	技术密集型

	M3
	纺织服装鞋帽皮革羽绒及其制品
	劳动密集型
	M11
	通用、专用设备
	技术密集型

	M4
	木材加工品和家具
	劳动密集型
	M12
	交通运输设备
	技术密集型

	M5
	造纸印刷和文教体育用品
	资本密集型
	M13
	电气机械和器材
	技术密集型

	M6
	石油、炼焦产品和核燃料加工品
	资本密集型
	M14
	通信设备、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
	技术密集型

	M7
	化学产品
	资本密集型
	M15
	仪器仪表
	技术密集型

	M8
	非金属矿物制品
	资本密集型
	M16
	其他制造产品和废品废料
	劳动密集型


3.2.3 控制变量和中介效应变量
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是内外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检验分析时需要控制部分变量，以尽可能规避不可观测因素对计量结果造成的偏误。因此，将制造业规模、人力资本、出口规模、研发投入等变量设为控制变量，将产业结构升级和制造业生产率设为中介效应变量，相应变量测度方式如表2所示。因统计年鉴中衡量制造业人力资本的R&D人员数只有地区层面数据，无具体制造业细分行业数据，故借鉴耿晔强等构造行业数据的做法，即以细分行业产值占总产值比例为权重，乘以地区层面数据而得到行业层面数据。
表2 控制变量和中介效应变量说明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符号
	测度方法
	指标属性

	控制变量
	制造业规模
	
[image: image56.wmf]scale


	以规模以上制造行业总产值（亿元）表示
	
[image: image57.wmf]+



	
	人力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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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规模以上制造行业R&D人员数（万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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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口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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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制造业出口额与行业总产值的比值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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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发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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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规模以上制造行业R&D经费（亿元）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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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介效应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image: image64.wmf]upg


	以制造行业增加值（万元）表示
	\

	
	制造业生产率
	
[image: image65.wmf]pro


	以全员劳动生产率（元/人）表示
	\


3.3 数据来源与处理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将2010-2017年设为样本区间，制造业数字化和全球价值链地位指标中出口国内附加值率所需数据来源于广东省2010、2012、2015、2017年投入产出表及延长表，缺失年份数据借鉴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2006）和张琳等（2016）采用相邻年份数据代替缺失数据的方法予以补全，即2011年数据由2010年数据代替。2013年数据由2012年代替。2014年数据由2015年数据代替，2016年数据由2017年代替。出口技术复杂度所需数据来源于国研网、其余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EPS平台以及《广东统计年鉴》等。为降低变量之间的异方差问题，对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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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然对数处理。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3所示。由表3可知，方差膨胀因子（VIF）值均在10以内，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VIF

	lngvc
	128
	6.991
	1.152
	4.822
	9.584
	\

	lndig
	128
	11.390
	0.966
	8.415
	13.200
	1.990

	staff
	128
	3.037
	3.008
	0.249
	19.14
	4.750

	lnscale
	128
	8.445
	0.829
	6.344
	10.53
	7.680

	export
	128
	0.412
	0.323
	0.062
	2.416
	1.740

	lnrd
	128
	3.579
	1.236
	1.659
	6.783
	4.530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基准回归结果及分析
对变量数据进行混合OLS回归、固定效应回归（FE）和随机效应回归（RE），回归结果见表4的（6）、（7）、（8）列。根据表4中Hua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作为基准计量模型。可以看到，制造业数字化（lndig）为主要解释变量时，其在混合OLS模型、FE模型、RE模型中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均显著为正，表明制造业数字化能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初步说明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假设1得到初步验证。为进一步验证上述估计结果的稳健性，逐项加入控制变量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4中（1）至（6）列。从表4可看出，第（1）列仅有主要解释变量制造业数字化水平时，其回归系数显著为正；逐步加入其它控制变量后，制造业数字化估计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从第（6）列完整的回归结果可知，广东省制造业数字化水平增加1%，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将提升0.216个百分点，再次验证了假设1。可见在数字经济时代，制造业数字化已是制造业提高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必经之路。
从控制变量看，制造业规模在1%水平下显著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与预期相符。可能原因是行业规模决定了企业的融资能力、风险承受能力和人力资本结构等优势，有利于行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保持竞争优势。人力资本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由显著为正，到回归系数不显著为正，再到回归系数不显著为负，研发投入的估计系数始终为正数却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目前我国主要从事加工贸易活动，出口技术含量整体上还不高。因此，增加人力资本和研发投入对现阶段我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影响较微弱，可能存在一定的滞后效应。出口规模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在1%水平下显著为正，与预期一致。我国作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出口种类繁多，有助于中国嵌入到全球贸易各个环节，从而提升全球价值链地位。
表4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FE
	(2)FE
	(3)FE
	(4)FE
	(5)FE
	(6)FE
	(7)RE
	(8)OLS

	lndig
	0.422***
	0.311***
	0.236***
	0.236***
	0.244***
	0.216***
	0.306***
	0.456***

	
	(0.094 6)
	(0.088 6)
	(0.068 5)
	(0.056 7)
	(0.056 8)
	(0.056 2)
	(0.066 2)
	(0.053 5)

	staff
	
	0.177 ***
	0.006 51
	-0.013 5
	-0.018 9
	-0.024 6
	0.002 88
	0.005 09

	
	
	(0.035 4)
	(0.033 3)
	(0.027 7)
	(0.027 9)
	(0.027 2)
	(0.032 4)
	(0.026 6)

	lnscale
	
	
	1.391 ***
	1.730 ***
	1.435 ***
	1.587 ***
	0.982***
	0.720***

	
	
	
	(0.157)
	(0.139)
	(0.258)
	(0.258)
	(0.188)
	(0.123)

	export
	
	
	
	0.981 ***
	0.983 ***
	1.022 ***
	1.151***
	1.843***

	
	
	
	
	(0.137)
	(0.137)
	(0.134)
	(0.165)
	(0.150)

	lnrd
	
	
	
	
	0.314
	0.286
	0.093 0
	0.048 2

	
	
	
	
	
	(0.233)
	(0.227)
	(0.124)
	(0.063 1)

	Constant
	2.182**
	2.906***
	-7.458***
	-10.67***
	-9.379***
	-10.52***
	-5.381***
	-4.934***

	
	(1.079)
	(0.988)
	(1.396)
	(1.241)
	(1.564)
	(1.578)
	(1.327)
	(0.818)

	Obs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R2
	0.152
	0.309
	0.598
	0.727
	0.731
	0.748
	\
	0.878

	Hausman
	
	
	
	
	
	Prob > chi2 =  0.000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4.2 影响机制分析
如前文分析，制造业数字化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制造业生产率提高两个主要渠道影响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1）至（3）列是中介变量为产业结构升级时的回归结果，（4）至（6）列是中介变量为制造业生产率时的回归结果。
表5 影响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制造业生产率

	
	(1) lngvc
	(2) lnupg
	(3) lngvc
	(4) lngvc
	(5)lnpro
	(6)lngvc

	lndig
	0.216***
	0.094***
	0.167***
	0.216***
	0.117***
	0.131**

	
	(0.056)
	(0.024)
	(0.059)
	(0.056)
	(0.030)
	(0.055)

	lnupg
	
	
	0.510**
	
	
	

	
	
	
	(0.224)
	
	
	

	lnpro
	
	
	
	
	
	0.730***

	
	
	
	
	
	
	(0.166)

	_cons
	-10.515***
	7.800***
	-14.495***
	-10.515***
	7.035***
	-15.649***

	
	(1.578)
	(0.672)
	(2.333)
	(1.578)
	(0.851)
	(1.869)

	Obs
	128
	128
	128
	128
	128
	128

	R2
	0.748
	0.801
	0.760
	0.748
	0.614
	0.787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从（2）列、（3）列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制造业数字化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估计系数为0.09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估计系数为0.510，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相比第（1）列，第（3）列中lndig的估计系数有明显下降。这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地位，假设2成立。从（5）列、（6）列的回归结果可看出，制造业数字化对制造业生产率的估计系数是0.117，在1%的水平上影响显著为正。进一步，制造业生产率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估计系数为0.730，在1%的水平上影响也显著为正，且相比第（4）列，第（6）列中lndig的估计系数有明显下降。这表明制造业数字化可以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促进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假设3也成立。此外，对比第（3）列和第（6）列可知，制造业生产率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影响系数0.730，大于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影响系数0.510，说明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率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影响效果优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对制造业GVC地位提升的影响效果。
4.3考虑行业异质性的回归结果及分析
不同要素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不同，对数字化投入的吸收能力和转化能力也存在一定差异，从而对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效果也不同。为了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制造业依据要素密集特征分为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以及技术密集型三类（分类结果见前面表2），进行分样本检验，回归结果如表6中（2）至（4）列。
由表6可知，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的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正向作用在1%的水平上最显著，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次之，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估计系数为0.155，虽为正值，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究其原因，可能是劳动密集型或资本密集型制造业更容易受数字经济影响，数字化转型更容易进行，即数字化更能显著推动这类中低端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而发达国家对生产过程、研发、设计等核心技术环节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和高昂的专利费，再加上技术封锁，发展中国家从发达国家引进高端技术受到严格限制。靠自身研发创新又需要大量人力、财力和物力，短时间内难以取得成效。因此，受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影响，加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水平和全球价值链地位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相比都已经处于高位，再提高遭遇瓶颈约束，导致技术密集型制造业数字化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的作用不明显，表现为不显著的正向影响。
表6 分技术类型回归结果
	
	（1）制造业整体
	（2）劳动密集型
	（3）资本密集型
	（4）技术密集型

	lndig
	0.216***
	0.278***
	0.238**
	0.155

	
	(0.056)
	(0.092)
	(0.104)
	(0.110)

	_cons
	-10.515***
	-8.981***
	-11.532***
	-7.903**

	
	(1.578)
	(2.443)
	(3.525)
	(3.298)

	Obs
	128
	40.
	40
	48

	R2
	0.748
	0.788
	0.810
	0.766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上显著。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研究结论如下：一是从制造业整体看，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有助于提升其全球价值链地位；二是从不同要素密集类型制造业看，制造业数字化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资本密集型制造业，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受发达国家技术垄断和技术封锁以及瓶颈约束等影响，数字化发展对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的作用并不明显；三是制造业数字化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制造业生产率两种渠道推动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并且通过提高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效果优于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果。
基于上述结论，广东制造业推进数字化转型、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要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大力提升制造业数字化发展水平，促进其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长期以来，广东制造业凭借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政策红利、地理区位等比较优势，以“低端嵌入”的方式融入全球生产网络，在国际分工体系中主要从事技术含量低、获利少的简单加工贸易活动，在规模不断扩张、结构有所升级的同时，也面临着制造业大而不强、贸易规模和收益严重不对等、全球价值链嵌入深度有限等问题，转型升级刻不容缓。而全球范围内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尤其是数字技术与制造企业的融合为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产业技术变革、促进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升级提供了契机。广东地区制造业必须加快制造领域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以此突破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被压榨”的被动局面，跳出低端分工陷阱，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进而提升竞争力和攀升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第二，加快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夯实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基础。要以“新基建”为契机，积极开展数字技术的场景化应用，注重促进制造业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制造业生产率，进而增强制造业数字化发展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提升效应。同时，要加强智能化、数字化工厂建设，搭建产业数字化赋能服务平台，增强制造企业各业务流程子系统间的技术交流与互动，提高制造业资源配置效率和创新效率，助力制造业数字化发展。
第三，针对不同类型制造业数字化水平不同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促进效果不同的情况，要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制定相应发展措施，全面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顺利实现数字化转型升级。一方面，持续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技术含量低的劳动或资本密集型传统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打造制造业产品研发设计、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与物联网、互联网等融合发展全链条，进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另一方面，通过技术嫁接、技术创新、技术改造、数字技术赋能等方式加大对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数字化转型力度，推进我国高技术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环节迈进。最后，要加强各类型制造业之间的合作联动，相互学习，合理配置资源，竞相发展，共同开创多赢局面，推进制造业数字化协调均衡发展，进而促进制造业整体全球价值链地位升级。
第四，完善相关政策制度，加大企业数字化转型支持力度。一是加大数字化改造优惠贷款、财政贴息、财政补贴、税收返回等资金支持力度，缓解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面临的成本上升压力；二是加强数字知识产权、网络安全、工业信息安全保护，健全数字安全保护体系；三是提升制造业中高层管理者的数字化观念和适应能力，提高员工对自动化智能化设备和软件系统的熟练操作能力，提高生产经营过程中设备、作业、流程等的标准化程度，为数字化转型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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